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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一个夜晚抵达昆明

的。翌日清晨，便搭上了去保山

的“复兴号”。车窗外的景致，便

如徐徐展开的手卷，山是连绵的，

田是零星的，那绿色，一层深，一

层浅，仿佛不是长在地上，倒是哪

位画师不经意间滴落的彩墨，晕

染开来，成了这满眼的苍翠。我

的心，便也随着这铁轨的延伸，悠

悠地飘向那未知的远方了。

此行的第一处深刻印记，是

芒市的勐焕大金塔。它静静地踞

在山巅，通体流淌着一种沉甸甸

的、澄澈的金色，仿佛是凝固了的

日光。踏着光洁的琉璃步道盘旋

而上，德宏的平野便尽在脚底

了。风在耳畔，云在身侧，飘飘然

的，竟有些遗世独立之感。俯瞰

下方，云影在大地上缓缓地移动，

明一处，暗一处，那城镇、那田畴，

便都成了镜中的幻影，不那么真

切了。这金塔的庄严，是教人收

束心神的，让你不由得沉默下来，

于一片金光云影里，寻片刻内心

的澄明。

若说金塔是端严的静，那么

莫里瀑布便是奔放的诗了。还未

见其形，先闻其声，那泠泠淙淙

的，仿佛是大地深长的呼吸。循

着溪声走入雨林，日光便被筛成

一片片淡金色的碎屑，洒在厚厚

的苔藓上。空气是湿漉漉的，饱

含着草木腐烂与新生交织的、那

种醇厚而芬芳的气息。忽见一脉

白练，从翠屏般的崖顶直泻而下，

不是轻柔的纱，倒像是一柄寒光

闪闪的利剑，将整座的绿意劈

开。飞溅的水珠，如碎玉，如芒

刺，凉飕飕地扑到脸上，衣衫上也

顿时多了几点深色的晕痕。那是

一种带着痛快的洗礼，仿佛五脏

六腑里的尘垢，都被这充满野性

的水汽涤荡去了。

然而，云南的山水，不独有这

般柔媚与雄奇。腾冲的热海，便

让我见识了大地另一种狂野的脉

搏。还未走近，一股浓烈的硫磺

气息便扑面而来，热烘烘的，带着

些微的腥甜。放眼望去，处处是

嘶吼着的泉眼，沸水翻腾，白汽蒸

蔚，真如千百只巨釜在同时烹

煮。游人将串在苇秆上的生鸡蛋

放入泉中，不消片刻，便成了可食

的熟物。我站在那儿，脚下的土

地是温热的，仿佛能感觉到那在

地脉深处奔突、积郁了千万年的

火，正藉着这一道道水汽，向苍穹

发出无声的呐喊。这哪里是水？

分明是大地沸腾的血液了。

这般壮烈的自然，似乎也预

示着这片土地上曾有的壮烈的人

事。在腾冲的国殇墓园，我方才

在热海感到的那股激昂的心绪，

顿时化为了沉甸甸的悲悯。那是

一片肃穆得令人屏息的寂静。松

柏是森森的，墓碑是密密的，整齐

地、无声地排列在山坡上，像一支

永远沉默的、却依旧保持着冲锋

姿态的军队。我缓缓地走着，目

光拂过那些已然模糊的名字，每

一个名字背后，该是怎样一张年

轻的脸庞，怎样一个破碎的家

庭？遥想当年，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恐怕都浸透了血与火。而今，

风过松涛，其声呜咽，仿佛还在诉

说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这历史的沉重，直到我走进

银杏村，才稍稍得以释怀。时节

尚早，那万千银杏的叶子，只是初

初染上些淡黄，仿佛少女脸上羞

涩的红晕。但衬着那纤尘不染的

蓝天，舒卷自如的白云，以及远处

青黛色的山峦，已是一幅绝妙的

图画了。我独自遐想着，若是在

深秋，当满树的金黄如阳光般泼

洒下来，落满整个村落，那该是何

等辉煌而又宁静的光景！这金，

不同于大金塔的辉煌，也不同于

《梦幻腾冲》里翡翠丝路的华贵，

它是一种成熟的、安详的、属于人

间的、丰收的颜色。

旅途的尾声，是在昆明的翠

湖。天是那种云南特有的、清透

如水的蓝，几团白云，像新摘的棉

花，软软地停在空中。湖里的荷

叶已有些残意，但风过时，依旧送

来淡淡的清香。时有那彩羽的水

鸟，啁啾一声，从湖心掠过，翅尖

点破了平静的湖面，漾开一圈圈

温柔的涟漪。我本想再去访一访

附近的云南大学，感受一番学府

的文气，可惜未能预约，只得在门

外驻足。仰头望去，只见几角飞

檐，俏皮地探出墙外，有几株苍

松，如长臂般，拂着天上的云。这

未尽的缘分，反倒留下了一点念

想，一点余味。

归来的路上，我总不禁回

想。那金塔的云，瀑布的水，热海

的火，墓园的肃穆，与银杏的静

美，种种光影，交织在一起，便是

我心中的云南了。

那自然的奇观，与那段不能

被遗忘的历史，共同铸就了这片

土地的魂灵。它们告诉我，美，可

以是耀眼的，也可以是沉静的；可

以是柔和的，也可以是壮烈的。

这其中的滋味，留给每一个旅行

亲历者，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自

己去细细地咂摸了。 □ 朱有会

滇游记怀

11月的福建，居然还有台风。

这几天，台风“凤凰”以热带

风暴登陆台湾屏东县。和夏季台

风的狂风大作有所不同，冬季的

台风挟持着冷空气，给城市带来

了降雨和降温。阴冷潮湿的天气

伴着淅淅沥沥的冬雨，让晨起的

人们窝在暖和的家里不想出门。

但上班上学日很难从容享受雨天

时光，只得拖家带口顶着湿漉漉

出门忙活完一天。在没有太阳的

日子，从早学习工作到了晚上，真

的太容易心气不足了，平日里那

股子被太阳晒的积极向上的劲头

儿也被雨给浇熄了。

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一碗白

米饭，一碗种子质量高的鲜煮白

米饭下肚，心胸顿时开阔，心情也

顿时开朗起来。真的很神奇，感

觉一碗干净的米饭就像一轮太

阳，吃进身体里什么烦恼都会烟

消云散，什么问题也能毅然放下，

一下子人的能量就上升了一大层

级。从小就喜欢吃白米饭，我喜

欢看着一锅的米饭亲亲热热地挤

在一起，一打开盖子，米饭升腾的

白色雾气，夹杂着米饭独有的香

气，是记忆中最温暖的符号。

以前的大家庭煮大锅饭，锅

气和饭气都很足，而现在小家庭

都使用小电饭煲，用量杯小心翼

翼地量上一点，米量少，自然米气

也不足，那样少的米能够提供给

人的能量也少。所以我很喜欢去

快炒店打一碗米气十足的白米

饭，淋上一点寿司酱油，再来一勺

自己熬煮的猪油，再进行充分的

融合搅拌，一碗对我来说全世界

最美味的食物就准备好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简单的食

物，越简单的食物，对人体的耗散

越少，消化系统的负担也最少。

而且食物越简单，人越能呈现少

欲的状态，这使我能够更有耐心

充分咀嚼米饭，每一口米饭我至

少会咀嚼 50下，如果更有耐心一

点，我还能咀嚼到 100下。伴随着

充分地咀嚼，就能吃到谷物最简

单的味道，温润朴实的滋味在味

蕾上的那丝舒展，形成了质朴的

香。

除了我以外，家里最喜欢吃

白米饭的还有其他两位儿童，他

们也是米饭的“死忠粉”。我女儿

10岁，放学回家白米饭可以吃 2-

3碗（正常饭碗），儿子在幼儿园如

果遇上不爱吃的菜，饭也是一定

会吃完的。所以家人常常会亲昵

地嘲笑我们仨：前世肯定是干农

活儿的。

大米源自水稻，水稻这种植

物长在泥里和水里，性质平和，作

为中国的主食，尤其适合补益心

气。有一段时间，因为网络上各

种错综复杂的信息，我们总喜欢

称它为“碳水化合物”，也有很多

的所谓专家称它是毫无营养的

糖，说这样的食物怎么也不能被

称为“高能量的食物”。但长期的

实践确实证明：大米的确能把人

从负面情绪的泥沼中脱离，把我

推向高能量。所以我真不喜欢称

它为“碳水化合物”，我喜欢叫它

大米饭，我最亲亲的大米饭。有

朋友状态不好，我也会跟她说：

“去吃碗大米饭，你就能好很多。”

记得有一年在福州，因为要

赶动车，和朋友在拥堵的北站迎

风狂奔，等到上气不接下气地到

站抵达，人已然累得不行。回程

的路上，我给朋友编辑了信息，

问：“累坏了吧！”朋友回了一句：

“到家后的一碗白米饭就能治愈

一切。”这个十年前的回复到现在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这条信息

从信号的那一端回复过来的时

候，我好像看到了朋友到家时，家

人在一盏昏黄温暖的吊灯下，为

她盛好了一碗白米饭，还有一堆

关切的问候。家人就是那碗白米

饭，稀松平常的爱意与温情，不显

山不露水，但却在你最需要的时

候出现，疗好所有风吹过的伤。

所以，好好吃饭吧，吃饱了

饭，在社会上，才能真正安心，毫

无顾虑，全然投入地发挥自己身

而为人的光和热。

□ 林莹莹

穿过冬日台风，赴碗热饭

不惑的母亲一大早就从床上坐

起，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迅速地穿好

衣服，洗完脸，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

作。

刚一走出门，寒风就如一头猛

狮扑面而来，肆意地咬着行人的脸

颊。母亲骑着电动车，先来到面包

店给我买面包，随后又赶到米粉店，

为我端回一碗热乎乎的米粉汤。

“豆豆，起床了。”母亲亲切地拍

着我的屁股。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睡

眼，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坐在那儿缓

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起床。我

吃着母亲精心买来的面包，虽然只

是一个普通的虎皮蛋糕，但我的心

里却吃出了与众不同的温暖滋味。

吃完后，我打开书包，拿出作

业，开始“工作”。母亲也打开店门

开始营业。一转眼的工夫，就走进

来一位年轻的女子。她个子不高，

头发乌黑发亮，长着小巧的鼻子和

嘴巴。“您能帮我看一下吗？我头有

些不舒服。”

“您贵姓？”母亲温和地问。

“我姓林。”

“叫什么名字？”

“林 xx。”

“今年多大年纪了？”

“三十一岁。”

母亲拿出听诊器，仔细地在病

人的胸口移动着。我感到了她对病

人十足的重视与尊重。“你这是慢性

的……”母亲耐心地讲解着病因。

之后，她又开始细心地开方、拿药，

神情专注，仿佛生怕多拿一颗或少

拿一粒。

紧接着，又走进来一位老人

家。他的两鬓已经挂满了银丝，头

发也白了一片，拄着拐杖，一颤一

颤、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帮……帮

我拿……拿一盒……三九感冒灵。”

老人家吞吞吐吐地说着。母亲为那

位女子包好药，转身来到药柜前，取

出一盒药递给老人家，并且再次耐

心地讲解了药物的用法。此刻，我

又感受到了她对老人的关爱与对用

药安全的严谨。

就这样，母亲独自一人从早晨

忙到了中午十二点多。她用双手和

专业知识抚慰了许多病人的痛苦。

她正准备带我去吃午饭时，店里又

走进一位大人领着一个小女孩。母

亲二话不说，立刻坐回诊桌，又开始

专注地诊断起来。直到下午两点

多，我们才终于吃上了一口香喷喷

的午饭。

饭后，母亲几乎没有休息，又回

到诊桌前，继续工作，一直忙碌到傍

晚。天空中的鸟儿驮着斜阳归巢，

火红的火烧云映衬着幽蓝的天空，

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而美好。

直到夜幕降临，晚上八点多，我

们才吃上晚饭。这一天就这样在母

亲的奔波与辛劳中过去了。我真想

问她一句：“妈妈，您真的不累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每天

都是如此忙碌。每当看到她疲惫的

身影，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阵酸楚。

写到这里，回想母亲劳碌的一

幕幕，我的手不禁微微发酸，心情也

久久难以平静，不想继续再写了。

总之一句话，母亲就像一只永不停

歇的陀螺，为了家庭，为了病人，没

有一刻停歇，也没有一刻松懈。

□ 余梓焓

余生白茶之乡，常为佳茗之

章，茶缘兵壶，闻而阙如。近偶

逆旅，异乡听取。兵壶茶叶，当

地人热。嗟吁，花香墙外，良有

以也！

返而寻之，果然不虚。家庭

茶企，深山腹地。业主勖勤，退

伍回乡老兵。先祖神助，白茶

种制首户。数百年来，迢递累

代。非遗传人之辈，几个望其

项背？

夫兵与茶联，基绪赓延。茶

园祖遗，天然原始。老茶逢春，

蓬勃榛榛。人工管理，农药坚

拒。技艺精湛，一帜独艳。确

保茶叶质量，大师躬亲不爽。

原料有机，制作精细。此等茶

叶，能不佳绝！

业主本木讷，说茶竟开挂。

茶经烂于襟，言之而津津。鄙

他人之牙慧，重正统之纯粹。

初心不违，创新积累。茶香巷

深，不乏人闻。闻者播之，岂忧

籍籍？唯其精而专，品高终致

远；唯其和天下，利泽达万家。

噫！余闻之欣悦，且为之歌

曰：

兵壶翘楚兮，神峯标孤。处

幽僻兮，奋勇雄起；名不闻兮，

炼硬自身。以天下为心兮，必

自欣欣；以茶道经营兮，无非上

品。卢仝之七碗兮，难识其性；

妙玉之三杯兮，难品其韵。茗

中珍奇兮，陆羽是期。兵壶良

缘兮，花好月圆！

□ 薛宗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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